
2022年3月27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救援人员在现场默哀，悼念东航波音737-800客机MU5735航班的遇难者。图：
cnsphoto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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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坠机后七日，家属的漫长跋涉

坠机现场，是家属最迫切想靠近的。然而，被封控的核心区和被垄断的信息，将他们困于接待酒店中，“一直等，
就在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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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 坠机 东航MU5735 空难

莫埌村被一架飞机打破宁静。 


3月21日14时38分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从昆明飞往广州时，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事后

的监控视频显示，飞机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坠毁于梧州藤县琅南镇莫埌村一处山林中。

得知坠机的消息，132名遇难者中的部分家属，从各地赶往梧州。张煜（化名）也是其中之一。坠机现

场，是张煜和其他家属最迫切想靠近的。然而，被迅速封控的坠机核心区，和被政府垄断的信息，将他们

困于梧州和藤县的接待酒店中，“一直等，就在那等。”

唯一一次靠近现场，是在家属们多次要求后，在距离搜救现场百米左右的区域，对遇难者的祭拜典礼上。

多数时间，他们都待在酒店房间里。“等通知”，是他们最常从志愿者、工作人员口中听到的三个字。

七天后，家属陆续离开梧州。因一场突然的空难而喧嚣的莫埌村，也逐渐回归往日的宁静。张煜希望，政

府能尽快找到遗体，让他们带一部分回去。“拿点碎片回去也好。”张煜的父亲张佑民（化名）说。

曾被层层把守，通往坠机现场的律村村口，几名交警和便服工作人员仍在执勤。村口外一处角落，摆着几

束黄白色菊花，一块简陋木板上写着：“2022.3.21 MU5735”。

等通知 


3月21日傍晚6点，张煜和家人便赶到了MU5735航班的原定目的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其他闻讯而

来的家属一道，他们被安置在机场的临时接待区内。

临时接待区位于机场28号门附近，黑色围挡将其与机场其他区域隔开。当天晚些时候，另一名遇难者的家

属周秦天（化名）在这里失声痛哭。

张煜家人乘坐的MU5735航班，本应于当天15时05分抵达广州。原本的机票是他帮买的，因航班被临时取

消，家人只好再托老乡订下其他机票。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张煜向航空公司的朋友确认乘客名单后，心

早已沉到谷底。他清楚，家人已经出事了。

负责事故处理的东航工作人员，接待了张煜和其他乘客家属。他们被告知，第二天早上才能统一安排前往

坠机地广西梧州市。

但没有人按耐得住 有家属决定自行开车出发 在家属的不满声中 东航妥协了 晚上8点半 张煜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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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人按耐得住，有家属决定自行开车出发。在家属的不满声中，东航妥协了，晚上8点半，张煜坐上了

预备前往梧州的大巴。临近晚上10点，这辆载有不同乘客家属的大巴，终于启程前往梧州。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张煜一行抵达梧州，被安顿在市区一家酒店暂住。“晚上我们就说要去（现场），志

愿者说先休息一下，明天再通知。”挨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前往现场的要求再次被一句“等通知”搪塞了过

去。

去坠机现场是家属们当时最迫切的诉求。“我们觉得等通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张煜说，他们决定

自行叫车前往藤县莫埌村，“当时心情特别糟糕，就一心想着去现场看一下，不管怎么样。”

2022年3月22日，广西一间被征用作调查东航空难的酒店，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一家酒店外 。摄：Olivia Zhang/AP/达志
影像

从梧州的酒店到律村村口——进入坠机核心区莫埌村的主要入口——约有40公里车程。位于321国道旁的

律村村口牌坊下已经扎起蓝色的救灾帐篷，堆放着一箱箱食物和救援物资。这里往东北方向约5公里就是梧

州西江机场，站在村口，不时能见到飞机低空掠过。坠机核心区是一片山林，几个村子分散在山里，出入

只有一条泥土路。

抵达律村村口的张煜一行 此时距离坠机点只剩下约8公里脚程 但早已被封控的律村村口 有工作人员层



抵达律村村口的张煜 行，此时距离坠机点只剩下约8公里脚程。但早已被封控的律村村口，有工作人员层

层把守。他们被阻拦并告知，前去藤县另一家属接待酒店咨询。25公里外的藤县酒店，再一次让张煜“去现

场”的希望受挫，辗转近70公里后，他们依然只听到三个字：等通知。

张煜决定放弃沟通，径直驱车回到律村村口，打算直抵莫埌村。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次工作人员没有阻

拦。来到距事发地较近且被征用为临时指挥部的莫埌小学后，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

进入现场，被志愿者送回了藤县家属接待酒店。

张煜的父亲张佑民21日晚8点也从云南驱车赶往梧州，次日下午5点多才在藤县和张煜汇合，同行的还有另

一名亲属。

和张煜一样，乘大巴抵达梧州的周秦天，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在律村村口，他悲伤难抑，村里一对夫妻

同情他的遭遇，用摩托车载着他绕行几十公里，试图从另一侧进入现场，也在封锁线外被拦下。

工作人员告诉周秦天，要等国务院的通知，指挥部才可以放行。“东航也没有给任何答复和解释，就是一句

话，让我们在这里等。”当晚，周秦天称，“我们不给政府添乱，但是要让我们知道现场的情况，让我们去

事发地看看，现场的视频、救援进展等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就是不让我们去，一问三不知。”

在酒店暂住的几天，负责与家属对接的工作小组常来敲门，询问诉求。家属想去现场看看的愿望，得到的

却总是“会上报领导”的答复。张煜说，自己也理解基层志愿者只能做一些善后的工作，没有权限让他们直

接去现场。

事故发生后，坠机地梧州和航班始发地昆明，临时征用了部分酒店作为家属接待处。两天时间内，约有71

名乘客的近300名家属安顿入住。

3月22日下午，记者抵达某家接待遇难者家属的酒店时，其门口已有“本酒店已被征用为东航3.21客机事件

相关人员应急使用”的字样，还有两张为入住者做核酸检测的长桌，一板贴了健康码、行程码的标牌。一位

藤县本地人告诉记者，这家酒店去年刚刚开业，是当地比较好的酒店。

酒店门口，一名戴口罩的警察双手交叉于腹下，不时盯着驻足张望的记者。被调派入驻酒店的志愿者正在

门口进行身份登记和核酸检测。一位藤县当地公务员透露，酒店“志愿者”大多是藤县政府公务员，包括下

辖乡镇的干部，还有少部分是东航职员或者临时雇佣的“志愿者”。

进不去的现场 
 进不去的现场，让一些遇难者家属决定组织起来。 


3月22日晚10点左右，藤县一家餐厅内，大约10位家属聚集在一起。 




“明天早上6点，我们会聚集在高速路口（进搜救现场）的口子上，诉求是带我们到现场去。”一名女性家属

被其他家属团团围住，她向着站在外围的两名随行“志愿者”高声说道，“之后，希望东航能把所有受害者家

庭组织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在一起。毕竟他们（遇难者）是最后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家属）很可能会

保持长期联系。”她补充称，希望政府给一个说法，要么把家属组织在一起开发布会，要么说话算数的领导

出面沟通。

有家属提醒她，在微信群用“聚会”这样的字眼，可能会收到警察的电话。她表示自己无所谓，并说已经把

诉求都通过志愿者向政府传达了。她继续告诉在场的家属：“大家也都回去预想一下，去完现场后（会发生

什么）。他们可能会找我们私聊，可能是赔偿或者其他什么。”

后来一名遇难者家属对记者表示，他们怀疑家属组建的微信群里有政府人员混入，他们时不时会出来说一

些安抚的话。

聚会的最后，这名女性家属转过头询问在场几名记者：“我不知道媒体朋友能帮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我希望

你们可以告诉我，现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报导采访……现在就可以行动，明天趁着事情热度还在

帮我们报导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同情也好，可怜也好，帮我们发声。”

但采访最终没能开始，一名家属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考虑劝阻了其他家属，聚会也随之解散。 




2022年3月24日，一位村民回忆，东航航机MU5735在21日于中国广西莫埌村附近坠毁。官方媒体称，工作人员扩大了搜索范围，
搜索客机的第二个黑盒子。摄：Ng Han Guan/Reuters/达志影像

前往现场的尝试如约而行。餐馆聚会后的次日清晨，张煜和父亲驱车再次来到律村村口，被志愿者阻止后

两人便下车步行，两个多小时后抵达莫埌小学。途中，一名五十多岁的村民和一辆政府救援车辆先后载了

他们一程。

从莫埌小学通向现场的路仍有警察把守。张佑民决定自己想办法翻山，他想快点去到现场。在当地一位老

人指引下，他绕过身后一的间小屋，走上一条弯弯绕绕的小径。二十分钟后，张佑民撑着雨伞站在了山

尖。从这里再翻下去，他就能到达事故现场了。

但下山的路并不好走，山坡上全是树，没有一条能直接通行的小道。张佑民用手势向记者比划了一下山尖

的树有多深，如果不是因为下大雨，他本打算直接翻下山去。后来，张佑民和家人被安排进去祭拜的时

候，抬头看见了那个山头，还有那些阻拦他的山木。不过，张佑民说，祭拜的地点距离挖掘现场还有100

米左右，“看不到什么。”

同一天上午约10点，从梧州市区出发的周秦天和亲属也赶到了律村。藤县气象台当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

警，律村暴雨磅礴。工作人员检查完他们的健康码和行程码，便放行让他们进入了村内。一位据称是镇委

书记的干部在村口和周秦天沟通。

“我们安排人陪你们去比较近的地方，但是核心区还是没有开，里面有很多领导。12点吃完饭我们就去。”

镇委书记说。

“我们就在边缘上祭拜一下，拜完就走。”周秦天说着哽咽了起来。镇委书记安抚周秦天，带他进帐篷休

息。交流中，周秦天不断感谢当地政府和律村几名帮助过他们的村民。之后，有两辆警车开进律村，村口

的牌坊下站着警察、交警，还有分别穿着红、蓝马甲和便服的工作人员。

中午12点多，周秦天的亲属告诉记者，政府安排进入现场的时间推迟至四点，他们等不了了，决定自行进

去。另一名遇难者家属回忆，家属们后来又“闹得大一些”，一名当地领导才松口，说下午会安排他们进入

现场。家属们并不妥协，继续“闹”，要求早一些进入，这名领导才表示“马上安排”。

祭奠现场附近的山头上，有政府准备好的祭祀用纸钱和鲜花。下午两点多，家属们按批次进入现场祭奠。

周秦天的亲属在朋友圈分享的视频显示，一名村民开车载他们进入了莫埌村，在距离搜救区约100米的地

方上香、烧纸，现场哭声不绝。



2022年3月22日， 广西空难事故现场，一位妇女与其他人为遇难者举行佛教仪式。摄：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达志影像

被封锁的信息 


在藤县的大部分时间里，张煜和父亲都待在酒店房间里，吃饭、睡觉之外，就是通过手机从每天的新闻发

布会了解搜救现场的进展。他们从未打开过电视，也很少和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聊天，“一直等，就在那

等。”

几位亲属有时会聚在一起聊天，话题离不开逝者生前的故事。原本，两名遇难者并非要去同一个目的地，

但直飞机票被临时取消，最后才决定一起先去广州，再转高铁。张煜叹了口气，其中一位家人临行前还

说，“正好买一起有个伴。”

这些巧合成为张煜的心结。他总在想，如果直飞航班没有取消，如果他们晚几天出发，哪怕任何一个其他

的决断都能阻止他们搭上这趟航班。

这家酒店房间楼层的走廊装潢新式，暖黄的顶灯照在紫调地毯上，房门紧闭，走廊多数时候异常寂静。家



属所在楼层的电梯口，常常坐着值班留守的工作人员，最多时可达五六人。不时有两至八人不等的团队来

敲家属的门，或进入房间谈话做笔记，或只在门口告诉家属有什么诉求就找他们，有时也会出现沟通不

畅、久久才对上一两句话的情况。

张佑民说，酒店志愿者每天最少会来敲七八次门，问家属们需要什么帮助，并表示他们可以想办法向政府

反映。张佑民也不知道这些志愿者哪些是东航的，哪些是政府的，只要他们过来问问题、搜集信息，他就

配合。

这些天他们睡得并不好。张佑民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身体也不大舒服，和医生开了不少降血压的药

吃。医生嘱咐他不要抽烟，但他床边的烟灰缸堆满了烟蒂。

3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东航负责人提及针对家属的“一户一册一专班的援助服务”，根据端传媒记者得

到的“志愿者”工作笔记，“家属援助队”需要把“诉求如实记录并反馈给政府和航司”。

“我们住在这里，他们的服务还是周到的。”谈话中，张佑民总是先强调政府和东航的好，再委婉讲出一句

“但是”，“（可是）我们不是来享受的，主要是（想）了解那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也没办

法。”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只能从网上获知坠机现场的信息。“他们也不知道那里，那里是封闭的。”张佑民说，

每次出门，志愿者都会紧跟着他们，就连去公园散心，也有两名志愿者尾随。张煜有些不习惯，他不明

白，志愿者为什么一直跟着他们。

入住接待酒店的第三天，张佑民和其他家属才在酒店会议室见到了当地政府领导和东航领导。他们告诉张

佑民，清理遗骸的时间不确定，估计会很久，比他们想像得要久。这是张佑民唯一一次见到负责人，其他

时候，围绕他们的都是志愿者。



2022年3月24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东方航空公司波音737-800客机坠毁现场附近，一名受害者亲属在哭泣。摄：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达志影像

“拿点碎片回去也好” 


志愿者之外，遇难者家属最常接触的，还有在官方通报中屡被提及的心理专家。事故后第四天的新闻发布

会称，已派出大量专班工作人员，对旅客家属开展全程服务保障和安抚沟通，累计为家属开展心理辅导

500余人次。

张煜对志愿者一直紧随的疑问，在一名心理医生那里得到了解答。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掌握家属的路线。”这名被派来梧州提供心理支援的心理医生解释，虽说要保护隐

私，但每一名家属居住地的地方政府都“必须掌握”他们的情况。“他们有人对接家属和东航，可以通过当地

政府提出合理诉求。”

这名心理医生是“专班工作人员”之一。他介绍，梧州市为家属配备的团队包括一名政府的“志愿者”、一名

东航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以及一名心理老师。心理医生可以理解为“代表梧州市的”，也可以理解为“是

政府派遣我们来工作”。他强调，心理援助小组会尊重家属保密的意愿，不会未经家属同意向政府通报谈话

内容，只会更新咨询人次的数字。

“梧州启动的是心理救援队、心理干预队，队员大部分属于心理咨询师，不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这位心

理医生解释，中国有资质的心理医生并不多，但坠机事故涉及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员比较多，因此心理救援

队中大部分是心理咨询师。

在心理干预队员中，有一名中小学心理老师，她透露，第一次遇到这种大场面，“刚到这里都不知道要做些

什么。”

地方政府的“必须掌握”也在张煜家搅动了 些风波 飞机刚坠毁时 张煜没有告知家里老人和小孩 怕他



地方政府的“必须掌握”也在张煜家搅动了一些风波。飞机刚坠毁时，张煜没有告知家里老人和小孩，怕他

们受太大刺激。

但政府把消息传播出去了。“他们（政府）打电话到老家，到镇里、市里，搞得所有人都知道，就我妈不知

道。”事故过去两天后，张煜母亲在镇上和人聊天时才得知真相，当晚，因血压升高被送去了医院。家里小

孩随之也得知了这件事，“哭了两天。”

3月25日，东航集团宣传部部长刘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

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被问及希不希望遇难者名单被公开时，张煜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倾向，不

过他觉得政府应该不会在网络上公开。

对于网络上出现的“建议别再打扰遇难者家属”的声音，作为遇难者家属，张煜表示，如果是家属自己愿意

说的话，没必要去批评媒体。“他愿意你发，我觉得也没什么。毕竟人已经不在了，留一点他的故事在那

里，在视频上、在网络上也蛮好的。”张煜说，“（遇难亲属）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为家里确实没话说。

（另一位亲属）她也苦了一辈子，眼看家里搞得好了，突然就发生这个事情。”

他最不希望在网络上看到谣言。“真实的（消息）没事，那些造谣扭曲事实的报导，看到确实很不是滋

味。”3月25日，《中国民航报》报导称第二部黑匣子已被找到，正文只有“真的”二字，随后又被辟谣。张

煜感到很气愤，“这种玩笑也开。”

被问及是否需要一个来自政府或东航的道歉，张煜还没有头绪，“原因还没出来，我们也不会这样说。看什

么原因引起的，到时就看官方或者东航的态度了。”去现场祭奠的心愿达成后，当下，张煜希望能看到乘客

最后登机的录像，他们已经和东航方面提及，对方表示会满足他们的诉求。张煜还希望，政府能尽快找到

遗体，让他们带一部分回去。

张佑民也称，这次来梧州的目的是想把两位家人的遗体带回家，“拿点碎片回去也好。”张煜说，如果后续

不能搜出更多遗体残骸，以后肯定会再回到藤县祭奠家人，“看会不会在那里建一个纪念（碑）。”

3月25日，张煜和部分遇难家属陆续离开梧州。两天后，遇难者的“头七”，周秦天又从广州赶往藤县现

场，在靠近坠机现场的位置为家属祭奠。张佑民等了几天，但这天没再去现场，只在酒店待着，第二天离

开了藤县。

原本因为众多遇难者家属和媒体的到来而略显喧嚣的律村村口，只剩几名交警和便服工作人员执勤。村口

外一个角落，放着几束黄白色菊花，一块简陋的木板上写着：“2022.3.21 MU5735”。



2022年3月23日，救援人员在广西梧州市滕县坠机现场发现一个黑盒子，初步确定为东方航空公司MU5735客机的飞行记录器。
图：VCG via Getty Images

尾声：飞机坠毁处的防疫 


陶瓷、钛白粉、造船、林产林化是藤县这座广西腹地小城的支柱产业，公路上一块巨大的红色广告牌写

着：“全面对接大湾区 深度融入珠三角”。另一种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是禁毒口号：“参与禁毒 扫除黑恶 举

报有奖”。2020年的报导显示，藤县半年中逮捕涉毒品案件110人，缴获毒品共294.44克，缴获制毒物品

64173.77千克。

李行（化名）在藤县政府一个部门工作，县城距离事发地莫埌村20公里，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但半小

时内，微信群已经全是村民拍的目击视频，窗外能见到森林公安的直升飞机，公路上也有疾驰而过的消防

车，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震惊中停下工作，讨论这场天降灾难。

当晚11点，李行收到单位通知，第二天需要紧急值班，负责当地接待酒店的防疫工作。 


安置酒店里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必须检测核酸。记者观察，大部分“志愿者”都可以自由出入酒店，

前述派驻酒店的心理医生则表示，自己所在的酒店实行闭环管理，他不能出酒店，他猜测“可能酒店里有

中、高风险地区来的人”。



李行和同事实行“三班倒”的值班，3月22日他去支援半天，3月23日又回到办公室做本职工作，等待下一

轮值班。应急状态的启动并没有让李行觉得不适应，防疫已经让突然的加班成为常态了，他说：“飞机事故

发生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做疫情防控工作，要出去检查各种经营场所，也是三班倒。”

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梧州市副市长劳高进透露，“对参与事故处置工作的人员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

测，累计核酸检测9006人次，确保救援过程中疫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救援现场的照片显示，不少参与

搜救的工作人员身着全套防护服。

尽管梧州已经近两年时间没有Covid-19疫情的新增病例，常态化防控的压力依然加在了他这样的公职人员

身上。2021年下半年至今，因为中国其他城市持续出现疫情，梧州也收紧了防疫政策。李行的本职工作很

少需要加班，但摊派给他的疫情防控任务则占用了不少下班后的时间。他需要兼任社区网格员，挨家挨户

敲门登记信息。

和李行约见面的地方是藤县的一条奶茶街，十几间奶茶店一字排开，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露天座位上边喝

奶茶边打麻将，直到夜里十二点后仍有不少人流连。李行说，藤县人的日常娱乐是喝奶茶、唱K、去酒吧。

李行观察，突然而至的空难并没有打乱县城的节奏，除了接待酒店前多了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人们照常

来往，县城的气氛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反而疫情带来的变化更多，他说，KTV已经全部暂停营业，当地

一些景区也在疫情期间倒闭了。

李行发了不少微博，讲自己在救援工作中的“值守”：“我都发比较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救援很辛苦。”有一

条微博收获了40万阅读量，许多人评论感谢他的付出。

清明前的藤县天气多变，冷暖空气交替来袭，留下一阵阴冷、一阵潮湿溽热的回南天。县城有明显的房地

产大开发痕迹，新城区到处可见还未完工的新楼盘，但藤县的活力照旧来自老城区的餐厅、奶茶店和人

流。

（阿唐、柳猫、Neil CHAN为报导提供了重要帮助）


